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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 老 爷 高 中 进

士，荣归故里啦！张老

爷高中进士，荣归故里

啦！”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三月

的长沙，春风还裹着料峭寒意，可张氏

宗祠内外早已沸天震地，吆喝声随着

鞭炮碎屑飘遍街巷，到处一派喜庆的

气氛。

族长领着银须飘拂的族中耆老、

青衫束带的年轻子弟，身着吉服整肃

列队，翘首的目光直望向官道尽头。

终于，一辆驮着“进士及第”彩旗的车

驾缓缓行来，爆竹瞬间炸响如雷，笙箫

鼓乐即刻奏起欢腾的乐章。车驾前是

一位端坐于高头大马上的新科进士，

身穿一身簇新、挺括平整的进士公服，

头戴一顶雕花展翅迎风微颤的乌纱

帽，腰缠玉带，身姿挺拔，眉目间虽有

春风得意的昂扬，却又藏着一份异于

常人的从容沉稳。

这位新科进士正是字埜秋（一作

冶秋）、号潜斋的张百熙。此时，他

正在族老引导下踏过宗祠前残留的

薄雪，乌缎皂靴在雪地上踩下一行清

晰而沉实的印记。不过，当他双手捧

起御赐的泥金报帖，恭恭敬敬地供

于先祖牌位前时；当“进士及第”的

金字匾额在雪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连堂中祖宗画像的衣袂都似镀上了

一层温暖的金边时，他或许还未曾

料到，自己日后会以“六部尚书”之

尊，在晚清帝国沉沉的黄昏里点燃

维新改革的希望火种，会以“中国大

学之父”的美誉，成为湖湘大地乃至

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熠熠生辉

的丰碑。

立在众人的注视里，过往的种种

在张百熙心头翻涌：他不会忘记六七

岁那年的兵荒马乱——太平天国大军

围攻长沙，他随家人仓皇避祸遁入深

山，他赤着双脚在刀削般的崖壁间奔

逃，虎狼在林间咆哮，那份狼狈与惊惧

早已刻进骨血，让他早早读懂了乱世

的不堪。正如他后来在《退思轩诗集·

归述》所写：“予生属多难，盗贼弥乾

坤。六龄遘干戈，蹙蹙湘水滨……仓

卒颦鼓来，传跣惊逃奔。巉岩始何代，

鬼斧镵云根。”

他不会忘记七岁初入私塾那日，

曾官至江西督粮道的父亲张书田手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时，

为他叩开了读书人的初心之门；不会

忘记清朝咸丰八年（1858 年），年仅十

一岁的他参加童子试，笔落惊鸿般考

中生员，在场考官与士子无不惊叹“此

子必成大器”；更不会忘记十六岁考入

长沙城南书院时，山长丁取忠在他课

卷上郑重批下的“气骨沉雄，有范文正

公之风”——他后来将这行字恭录在

父亲传下的端砚背面，当成了一生践

行的座右铭。

城南书院西侧朱熹手书的“忠孝

廉节”碑，是他最常驻足的地方。每每

凝视那笔力千钧的“忠”字，清朝道光

年间岳麓书院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

英前线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一次与

同窗郭焯莹（郭嵩焘之子）争论“夷夏之

防”，他拍案而起，声震屋瓦：“魏默深先

生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若连正视夷技

的勇气都没有，又遑论制夷？”这番掷地

有声的话，让郭焯莹一时语塞，也引来

了山长王先谦的暗中赞叹：“此子器局

不凡，将来必能担大任。”正如他在《归

述》中所写：“方我少小时，读书气嶙

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青年

张百熙的胸膛里，早已装着顶

天立地的家国抱负。

他也记得同治七年（1868

年）的挫败：二十一岁的他第

一次赴京会试，因在策论中痛

陈“漕运积弊”言辞切直，触怒

主考官而名落孙山。归乡途

中经岳阳楼，偶遇一位贩卖

《海国图志》的老秀才，对方望

着江面的外国商船长叹：“此书

初刻时，林文忠公还

在力主睁眼看世界，

可如今洋人都跑到家

门口了，朝廷却还抱

着八股取士不放！”张

百熙立刻买下最后一

本，在归舟中连夜研读，书

页空白处写满了朱红批

注，那句“师夷长技，必先

启民智”，已在他心底悄然埋

下了。

此次赴京会试的前夜，母

亲将父亲遗留的祖传端砚交

到他手中，语重心长：“你爹生

前常说，读书人当如砚石，磨

而不磷，涅而不缁。”他跪在母

亲膝下，望着堂中“忠勤笃实”的家训

匾额，心头一股热流翻涌，暗暗立下誓

言：“此生若不能为天下开风气之先，

誓不还湘！”

张百熙站在宗祠外的台阶上，祠

堂外的百年银杏早已落尽最后一片金

叶，嶙峋枝丫在料峭春风里划破铅灰

色的天穹。石阶缝隙，几茎枯草挂着

未融的冰凌，晶亮模样竟像极了当年

离乡时母亲塞进行囊的狼毫笔——那

回笔尖的墨汁在寒风里冻成黑晶，正

如他此刻胸中，虽有冰雪般的清醒，却

藏着一团炽热的火。

“此生若不能为天下开风气，誓不

还湘。”走下台阶，张百熙拜别亲友，走

进官轿，走向长沙与京都，也走进了晚

清政坛那片残霞飘零的暮色。

此后十余年间，张百熙先后出任

国子监司业、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

官等职，这些经历，让他游览了壮丽雄

奇的名山大川，有了“径思小天下，一

扫烟尘昏”的博大胸怀，还让他接触了

下层社会，目睹了现实的黑暗和百姓的

疾苦，他在《自玉屏赴贵阳道中感述一

首》中就充分描写了战争所给予百姓的

苦难：“浩荡千里中，白骨悲沙场。官私

悉破坏，无有完城隍。郡邑万家室，鸡

犬猪牛羊。杀戮不一存，存者皆流亡。

荆棘塞衢路，但多豺与狼。”张百熙也曾

赴沿海一带游历，当他隔江遥望香港

不禁感慨：“天意捐荒岛，涛头激壮心。

圣朝柔远德，感叹一哀吟。”

其诗多为对国耻的沉痛和报国的

豪情。

当然，这些与教育息息相关的经

历，让他“桃李满天下”，如在广东门生

中，后来成为近代史中著名人物的，就

有叶恭绰、胡汉民、陈炯明、唐恩溥、许

之衡等人。但这些经历，更让他得以

深入洞悉清代教育制度的运行逻辑与

沉疴积弊。尤其是在任山东学政的四

年（1881—1884年）里，他亲眼见惯了

科举制度下士子们“皓首穷经”的悲

剧：有人熬白了头发仍困于八股，有人

对窗外的世界懵然无知，只懂咬文嚼

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痛惜道：“见士

子伏案终日，面如枯蜡，而于时事懵

然，心窃忧之。”这份对人才凋敝的忧

虑，成了他日后力推学制改革的燎原

之火。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 年），黄

海海战的炮声撕裂了世上虚假的和

平。那夜他辗转难眠，中夜披衣坐

起，案上烛火被风卷得摇曳，映得他泪痕斑驳的脸

忽明忽暗。他磨墨提笔，以内阁中书的身份疾书

弹劾奏折，字字如刀，认为李鸿章“壹意以战事为

非，并不督饬诸军实力进剿，致使倭人逐日布置，

逐段增兵。即勇敢善战如左宝贵、聂士成 等，亦顿

兵韩境，进退失据。”

早朝之上，慈禧将那份奏折“啪”地掷在李鸿

章面前，李中堂面如死灰，伏地不起。张百熙立在

丹墀之下，声如洪钟：“臣请查北洋军费流向！请

斩丁汝昌以谢天下！”军机大臣刚毅厉声呵斥：“小

臣安敢妄议军国大事！”张百熙抬眼回望，目光如

炬：“刚毅大人可知，威海卫炮台的炮弹，实心弹几

何？开花弹又几何？”话音落时，金銮殿上一片死

寂——这一问，戳穿了清朝军备废弛的遮羞布，也

问出了满朝文武的难堪。

退朝后，张之洞的密信连夜送到张百熙所在

的翰林院：“君之直，堪比海忠介，然海公生嘉靖

朝，尚得全身，今庙堂昏暗，恐直道难行。”张百熙

提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字：“宁鸣而死，不默

而生。”墨迹未干，便命人送回。他未曾料到，这份

刚烈将在十年后让他付出沉重代价，却也注定了

此后的人生轨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海战的硝烟尚未散

尽，次年暮春，北京的风里还挟着料峭寒意，翰林

院朱红的廊柱下，一个传报差役跌撞着冲进仪门，

手里的邸报被风掀得哗啦啦乱响：“割辽东、台湾，

赔银两亿，开沙市、重庆……《马关条约》草稿传回

来了！”

原本浸在古籍校勘声里的翰林院瞬间炸开。

几个伏案的编修猛地抬头，墨汁滴在泛黄的书页

上，晕开一团暗褐的污痕。张百熙指节早因攥紧

《论语》泛出青白，待听清那几句，猛地拍案起身

——长衫下摆扫过案上端砚，浓黑的墨汁“哗啦”

泼在青石板上，晕开一片刺目的暗褐，竟似未干的

血痕。

“荒谬！此约一签，国将不国！”文廷式的嘶吼

先撞进耳中。张百熙快步走至厅中，目光扫过诸

人面如土色的脸，字字砸在地上：“我等食君禄、负

民望，岂能坐视江山被拆、生民遭涂？”

说话间，文廷式已抓过宣纸，提笔蘸墨写下

“拒和变法，以挽危局”八个字，笔锋力透纸背，每

一笔都似攒着悲愤。有人红着眼眶抢过笔，蘸墨

的手直抖：“拼了这顶戴，也要上书请战！”却也有

老编修抚着白须喟叹：“北洋水师都沉了，拿什么

战？”张百熙猛地转头看向他，眸子里是痛心的火

光：“不战是任人宰割，今日割辽东，明日割中原，

迟早是亡国灭种！难道我们要跪做亡国之臣？”他

的话如重锤砸在众人心上，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笔，

在联名书上签下名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

启超召集千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随后集体上书都

察院。张百熙身为朝廷官员，虽不便直接参与举人

的请愿，却暗中联络翰林院同僚，在朝中为上书造

势。当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接收上书时，

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质问：“君父有难，百姓泣血，

我辈竟连递话的门路都没有？”这番话让慈禧不悦，

却也让更多官员看清了张百熙的风骨。

公车上书虽未成功，却如惊雷般震醒了沉睡

的朝野。张百熙彻底明白：仅靠修补旧制已无法

救国，唯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他从

恪守旧制的传统士大夫，转身成了矢志新政的改

革者。

三年后，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

变法的浪潮席卷朝野。张百熙时任翰林院内阁学

士，连夜写就奏疏，痛陈科举之弊：“科举以八股缚

人才，士子皓首穷经却于时事懵然，若不废之，国

之将亡，无有日矣！”他恳请光绪帝“广立学堂，延

聘西师，开民智以御外侮”，并举荐康有为为经济

特科。

张百熙与康有为的相遇，是变法中的一段佳

话。在强学会的秘密聚会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

考》引发争议，有人斥其“离经叛道”，唯有张百熙

猛地拍案，声震屋瓦：“推倒汉学壁垒，直探孔孟本

源，康先生此著，如惊雷破蒙！”两人秉烛夜谈，从

西学制度聊到教育革新，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百熙公目光如

炬，言及教育，泪落数行，知其必为中国教育开新

局者。”

维新不过百日便遭腰斩，六君子血洒菜市口，

康梁流亡海外。张百熙因曾举荐康有为，被御史

参劾“附和康党，倡言变法”。幸得荣禄进言：“百

熙办事踏实，与康党无涉，唯求国治而已”，才得以

免于重惩，最终以“滥保康有为”之罪革职留任。

那几日他闭门不出，案头的《天演论》翻得边角发

皱，手指反复摩挲“物竞天择”四字，泪水落在纸页

上晕开墨痕。有人劝他收敛锋芒，他却拂袖一笑：

“我若不言，谁为天下苍生言？”

戊戌变法的起落，让张百熙更确信：教育革新

是国家自强的根本。此后他四处游历，考察西方

教育制度，为日后的改革积蓄力量。正如历史学

者茅海建所言，张百熙是戊戌变法中最坚定的温

和改革者——这份“温和”并非妥协，而是在政治

漩涡中懂得保全火种的智慧。不久后，清末新政

的浪潮里，他终于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中国近代教

育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京城

被一场格外盛大的雪覆盖。新任管

学大臣张百熙踩着厚厚的积雪，第三

次来到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宅邸前。为请这位时

年 63 岁的教育大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身

着朝服，长跪于青石板上，声泪俱下地说道：“先生

不出，如中国何？”

雪花纷纷扬扬落满他的顶戴花翎，融化的雪

水顺着补服的褶皱蜿蜒而下，浸透了朝靴，膝盖传

来刺骨的寒意，他却不敢挪动分毫。他想起甲午

战败的屈辱，想起京师大学堂荒废的校舍，比起国

家的未来，个人的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吴汝纶隔

窗望见这个比自己小 17 岁的朝廷命官，顶戴积雪

如白头翁，终于长叹一声，缓缓打开大门：“百熙

公，你这一跪，跪的不是我，是中国的未来啊！”

两人在暖阁中彻夜长谈，吴汝纶提出“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张百熙却认真补充道：

“体用之说，当如人之两足，缺一不可。若中学为

体而西学为用，则如跛足而行，终难致远。”他拿出

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兼容并包，广纳

众流”八字，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精神的源头。

张百熙的诚心与远见，吸引了海内外诸多学

者云集京师大学堂：翻译家严复主讲西学概论；名

士屠敬山、王瑶舟讲授经史；蔡元培也曾在此短暂

任教。甚至连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也被张百熙的

包容所打动。辜鸿铭初入大学堂时，因留着辫子、

穿长袍马褂被同学嘲笑“守旧”，张百熙却在公开

场合说道：“辜生之辫，辫于发也；若诸君之辫，辫

于心，则更可忧。”他欣赏辜鸿铭的西学功底，亲自

安排他教授英国文学，还常与他探讨“如何用英文

讲好中国故事”。后来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

中写道：“百熙公教会我，真正的守旧，是守住文明

的根；真正的革新，是开出时代的花。”

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并非一帆风顺。选址马神

庙时，户部尚书立山以“经费不足”为由，主张将部

分校舍改为神机营练兵场。张百熙在朝堂上与立

山展开激烈辩论：“练兵需银百万，然十年后兵老

力衰；办学需银亦百万，然百年后人才辈出。孰轻

孰重？”慈禧太后最终拍板：“校舍照旧，经费由内

务府拨给。”

为筹措图书仪器，张百熙不辞辛劳，拜访各国

驻华公使。英国公使窦纳乐嘲笑：“贵国连像样的

大学都没有，办何学堂？”他反唇相讥：“英国牛津

建校时，中国已有太学千年。今日中国兴学，正是

要追回这百年之落后！”窦纳乐被他的锐气和豪情

打动，最终促成大英博物馆向大学堂赠书千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

堂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张百熙身着一品官服，

庄重地站在临时搭建的礼台上，对台下 300 余名

学生提出“三问”：“一曰，尔等为何读书？为功名

耶？为家国耶？二曰，西学浩瀚，当择何者而学？

为炫技耶？为致用耶？三曰，今日所学，他日当如

何报国？为空言耶？为实事耶？”

学生们群情激昂，齐声高呼“为家国致用，为

实事报国”。站在一旁的吴汝纶悄悄对张百熙说：

“你这三问，足可让这些孩子记一辈子。”张百熙望

着台下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忽然想起二十年

前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自己，眼眶不禁湿润——他

知道，自己点燃的这簇火，终将燎原。

每周日下午，张百熙都会在大学堂的“时务

斋”与学生亲切座谈。一次讨论“民权”问题时，学

生王国维激动地说：“今日中国之弊，在君权太

重！”保守派学生立刻起身反驳：“尔等竟敢非议君

父，是要谋反吗？”张百熙却摆摆手，和蔼地说道：

“学问之道，贵在争鸣。王国维所言虽有过激，然

‘民权’二字，非洪水猛兽，乃西学中‘民为邦本’之

意。”他随即取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此非中国古训乎？”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

最终变成了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入探讨。

除创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张百熙

还力主废封建科举，创建新型学制。光绪二十七

年（1901 年）七月，他亲自主持拟定一整套包括

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被朝廷批准后称为

《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

壬寅学制。然而，激进的改革立刻招来保守派的

围攻，他们指责新学制“蔑先圣而袭西人”，尤其对

减少读经时间、增加西学比重的做法大加抨击，甚

至联名上书慈禧，称“若废读经，必致人心沦丧，国

本动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命张之洞、荣庆

介入学制修订。张百熙与张之洞在暖阁中辩论至

深夜，张之洞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增

加读经课时；张百熙据理力争：“若中学为体如人

之躯干，西学为用当如手足，缺一则废。若仅重读

经而轻西学，无异于养跛足之人，岂能行稳致远？”

最终两人达成妥协，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癸

卯学制）虽将读经课时增至总课时的30%，却保留

了“师范馆独立设科”“实业学堂分农工商三类”的

核心设计，还明确了初、中、高三级教育的分段，奠

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础。当张之洞在奏折中写

下“臣等公同商酌，损益百熙原章”时，63岁的张百

熙在案头写下《夜改学制》：“笔底波澜接混茫，百

年教育系存亡。”

张百熙的务实，更体现在对实用人才的看重。

他向清廷上《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这

成为中国以官费派留学生的始端。随后他主持派

出 47 名留学生，这 47 人中，如冯祖荀、何育杰、俞

同奎、张耀曾等均成为各自领域开宗立派的大家。

后来张百熙逝世时，这些留学生集合祭奠，无不失

声痛哭，哀悼良师。

张百熙力主在京师大学堂开设译书局、铁路

科，亲自邀请詹天佑参与课程设计。两人在颐和

园的游廊下长谈，詹天佑提出“先建一段实习铁

路，让学生亲手操作”，张百熙立刻拍板支持：“学

西学不是为了空谈，要让学生亲手摸得到机器，才

叫真本事！”后来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张百

熙又以邮传部尚书的身份，为他协调经费、排除阻

力。詹天佑晚年回忆：“若没有百熙公的支持，京

张铁路的开工不知要晚多少年。他懂教育，更懂

强国的根本在实干。”

张百熙的风骨，不仅体现在教育革新

的担当里，更藏在为官行事的每一处细节

中。他一生清正廉洁，时有“清标卓立”之

誉，长沙至今流传着他的佳话。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甲午战火刚熄、国

库空虚，一群阿谀官员却在西直门外大张旗鼓铺设

坛场，为慈禧七十寿辰装点景物。张百熙打马而过，

看着鎏金彩绸在秋风中飘荡，眉头拧成疙瘩。他想

起户部的亏空账本，想起威海卫伤兵无饷的奏报，回

到府中立刻挑灯写折：“国步艰难，财政困绌，点景之

举徒耗民力，请皇太后懿旨停办，以彰仁明盛德，息

谣靖乱。”明知此举犯上，他却将个人得失抛在脑后。

慈禧虽有不悦，却也顾忌宫外流言，最终朱笔一挥准

了奏折，西直门外的彩棚次日便被尽数拆除。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慈禧与光绪回銮北

京，张百熙负责主持京城修复工程。按旧例，工程经

费估定后，堂司各员可私分二成回扣，可张百熙却当

众宣布：“国事艰难，经费分毫须用在实处，所有回扣

一律取消，违者严惩。”最终工程不仅提前完工，还节

省帑金近百万。顺天府尹陈夔龙叹道：“百熙公此

举，真乃古之清官再世。”

任吏部尚书时，他回乡省亲，专程拜访同窗好友

卢晓亭。邻居们都以为这位一品大员定会送来厚

礼，毕竟卢家当时家境贫寒，且两人书信往来数十

年。可待张百熙离去后，卢家拿出的仅只有一幅字

画——是张百熙亲笔题字的卢晓亭夫妇画像，题字

写道：“卢公晓亭大人乃家乡善士也，品行端庄，性情

浑厚；卢母冯恭人乃女中君子也，德性贞静。”卢晓亭

感慨万千：“张无财宝相赠，有此字画，我足矣！朝廷

有如此高官清吏，国之幸也！”这幅字画后来被卢氏

后人视为至宝，代代相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百熙出任邮传部尚

书。侍郎唐绍仪提出任用一批乡绅富商为官，张百

熙坚决反对：“邮传部掌铁路、电报，须用懂实务之

人，岂能任人唯亲？”他力主选拔京师大学堂毕业的

青年才俊，最终唐绍仪举荐的人选无一入选，两人因

此交恶，后为御史所劾，两人均着传旨申饬。唐绍仪

脑子灵活，“赠太监银”，只是被象征性训斥几句后便

轻松走人。张百熙清廉自守，因无银行贿，跪聆旨

毕，宣旨太监厉声大骂：“混账王八蛋，滚下去！”张百

熙叩首起立，面无人色，回到家中便一病不起……

两年后的 2 月 18 日，受辱的张百熙郁愤而终，

享年六十岁。门人弟子听闻噩耗，无不痛哭流涕，凑

银七千两欲为他塑铜像，后得知他家贫至食粥不继，

便将银子存入钱庄作家属生活费，不料钱庄倒闭，银

钱尽失。

张百熙一生，胸怀救国救民之大志，极力主张从

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入手，实现维新变法之理想。他

几十年如一日，为此而奔走呼号，为此而奋斗，也正

是为此而三次受打击。第一次是因保举康有为经济

特科而受革职留任之处分；第二次是因创办京师大

学堂，被顽固派排斥；第三次是筹创邮传部，因在人

事问题上坚持原则，遭申斥而受太监侮辱，以至含恨

病逝。不过他的精神与事迹是永存的，人们对他的

纪念是永存的。张百熙六十寿辰时，学者林纾曾赠

寿联道：“数湘中将相，咸由武达，我公独以文章，清

标卓立朝端，宜享修龄如潞国（文彦博）；综天下胶

庠，所有导师，一老为之领袖，贱子来从海上，居然便

坐识荆州。”张百熙逝世后，又有友人以挽联概括之：

“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咸

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艰

难值世事，不堪鵬赋吊长沙。”

如今，在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的清幽山坡上，张

百熙的墓静静伫立。墓碑上“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

子少保衔署礼部尚书张公百熙之墓”的题刻，凝固了

清廷对他一生的官方评价。

漫步百熙村泉井冲，眼前张百熙的墓园，青山环

抱，墓址开阔。墓基占地约100平方米，墓前立石祭

台，墓后立碑三通，圆形墓冢，三合土封顶。象征权

尊富贵的石狮石马蹲卧墓首，石人则分立两边，俯瞰

群山，郁郁葱葱，墓园安谧。墓下不远有口千年古

井，当地人叫柳树井也叫泉井。这是一口神奇的自

流井，井里常年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井水清凉，喝时

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当地人称，是千年古井养育

了张氏一族，也养育了张百熙这样的清官大吏。

曾经，站在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前，望着那座古朴

的校门，仿佛还能看到张百熙的身影。他穿着棉袍，

戴着瓜皮帽，眼神里满是坚定，正朝着校门走去，身

后跟着吴汝纶、詹天佑、王国维等学者，他们的脚步，

坚定而有力，仿佛在告诉世人：革新永远没有止境，

教育必将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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